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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中日军炮火损毁中山铜像

著名影星丁子明与胡蝶同台联袂演出

中共中央秘密电台
设在乾信坊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转移到
扬州路三民坊

二战中日军在上海的军妓院“杨家宅慰安所”

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第2版

人物事件｜

1929 年 7 月，原上海市特别市
政府决议通过“大上海计划”，正式
划定江湾地区为上海新市区。中
心建筑“上海特别市政府新厦”于
1932 年 9 月建成。1933 年 11 月，其
北侧广场又落成了中国民主革命
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由民国时
期著名雕塑家江小鹣设计制作。
1937 年 8 月铜像被毁于淞沪抗战
中的日军炮火，仅存底部石质基

座。为了恢复“大上海计划”历史
原貌，2009 年杨浦区政府决定重建
孙中山先生铜像，并邀请著名雕塑
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张海平教授
负责制作。重建的孙中山先生铜
像 高 3.2 米 ，另 花 岗 岩 基 座 高 3.6
米，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在上海体育
学院揭幕。该铜像是目前上海最
高的孙中山雕塑，是杨浦历史的宝
贵资源。

中国默片时代曾有一位被誉为
“首席悲旦”、“明洁如镜”的明星。
她演技精湛，艺德出众，“悲剧女神”
阮玲玉是她的粉丝，复旦戏剧先驱
洪深邀她出演自己任男主角的全部
电影，“影后”胡蝶同她联袂主演电
影《珍珠塔》，邵逸夫为她们摄影。
她生性淡泊，退休前在沪东工人文
化宫图书馆工作，1997 年去世，享 90
高龄。

她叫丁子明，出身官宦世家，
毕业于百年老校苏州蚕桑女子学
校（现并入苏州大学），1924 年考入
上海神州影片公司，因主演了《不
堪回首》和《花好月圆》两部电影引
起轰动。第二年她又主演了《道义
之交》和《难为了妹妹》，特别是在后
一部影片的结局，以只身漂泊的妹

妹，途遇绑赴刑场处决的哥哥，她
“披发狂喊，追之不及，枪声响起，晕
倒在地”的精湛演技，给千百观众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她进入明
星公司，在洪深先生早期自编自导
的《爱情与黄金》、《卫女士的职业》
中任女主角。

丁 子 明 与 同 时 代 女 星 迥 然 不
同。她拍片从不迟到早退，工作之
外不吸烟、不饮酒、不跳舞，不泡交
际场合，穿戴低调。1938 年报纸上
有文章写道：“电影界中亲爱的姊妹
们，你们该对丁子明的私生活，开始
效学起来，第一能够节流，第二也能
养成纯正的理性和人格，而且自己
身体也能弄得好好的，私生活纯朴
的人，至少她比浪漫成性的女子少
一些堕落的危险。”

1930 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
了第一个秘密电台，通过电台和中央
苏区建立了联系。随着革命斗争发
展的需要，急需加强无线电通信工
作。1931 年秋，电台负责人毛齐华

在沪东华德路乾信坊（今长阳路340
弄）租房作为中共中央电台的秘密工
作点。毛齐华等在楼上夜以继日地
制造出一套套无线电发报机，秘密运
送到各革命根据地。

同年冬，乾信坊工作点暴露，毛
齐华等立即将工场秘密转移到明园
跑狗场（今长阳路许昌路明园新村）
附近一幢弄堂房子里。这时，党在
上海建立了两个电台，一个是中共
中央电台，与苏区革命根据地通报；
另一个是国际电台。电台还负责培
训学员。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
发后，中共中央电台及训练班一度转
移到原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内。1933
年电台又迁回到沪东华德路高郎桥
（今长阳路兰州路口）继续工作。
1934年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
到破坏，电台立即从高郎桥撤走，离
开沪东地区。中共中央最早的电台
在杨浦秘密工作了3年，开展了党中
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络，为中国革命作
出了重要贡献，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3 年夏，中共中央秘密印刷
厂由沪西小沙渡迁至沪东大连路大
连坊 26 号。不多时，又迁到保定路
和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后有人
在东有恒路印刷厂被捕，保定路厂也
作了转移。

1933 年底，中共中央秘密印刷
厂转移到扬州路三民坊（后改名爱民
坊）弄底的一幢楼房内（现已拆，旧址
现为保利香槟花园）。印刷厂的工作
人员有毛远耀（毛泽东侄子）、李伟
基、胡觉民、林一心（任弼时妹夫）、任
培星（任弼时妹妹）、杜延庆（何叔衡
女婿）、曹雨清、赵锡群、朱文彪等。

印刷厂对外以几家住户为掩
护，内部分设排字、印刷、发行等几
个部门。该厂先后印刷过《共产主
义 ABC》、《国家与革命》、《八一宣
言》等文件。1935 年 2 月，中共中央
印刷厂总负责人于益之被捕。当
天，巡捕、特务突然从印刷厂的后门
进来，直奔前楼林一心和任培星的
住房进行搜查，未查到可疑物件，又
踢了后楼的门以为没人住就走了。
但党的印刷厂已不能继续设在这
里，后由林一心等将印刷设备等装
箱后转移去外地，在恢复重建印刷
厂时发挥作用。

杨家宅慰安所，是沪东第一家，
也是二战中日本陆军经营的最大军
妓院。日本人称设在军营路（军工
路）西侧的杨家宅，实际地址在军工
路以西、翔殷路北侧的东沈家宅。占

地面积 1500 平方米，有 12 幢木结构
平房，每幢10个房间，每间七八平方
米。1938年1月到日本战败，各地掠
来的中、朝妇女在此受尽侮辱。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暴

行不断，攻占南京一月内就发生强奸
案2万起。为了满足官兵的兽欲，上
海派遣军决定成立“陆军慰安所”，地
点在东沈家宅。那里门口挂着太阳
旗，并贴有所谓条例：本慰安所除陆
军军人外，他人不得入内；军人须凭

“慰安妇房间号码，入室后须即将票
交给慰安妇；入内者不可饮酒，吵闹
或违反规定者必须退出。开放时间，
士兵为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军官则
可从下午1时延至9时”。

慰安所四周挖有深沟，以防止慰
安妇逃跑。军需官还给日军发放避
孕套，上面荒唐地印着“进攻最厉害”
的字样。1945年战败，为毁灭罪证，
日军将慰安所的木屋拆除焚毁，然后
携带日籍慰安妇一起逃走，被凌辱的
中国妇女也各自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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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花样

做人家我的安图中学

诗抒胸臆

■张萌
蝉声

勇敢者运动，叼羊

蝉声，一遍遍把七月
掀翻在地

阳光点着了树叶
窗外的柳树林里，贴满盛夏的
引擎

不息的鸣唱，如翻滚的热浪
潮水般漫过屋顶

阳光下，一盏盏黑色的油灯
挤出火焰的灰烬

燃烧。在落日之前，找到
生命的另一半

岁月悠悠

抄写语录往事

家风话题

我的精神支柱

■郑树林 文 剪纸

上海人屋里厢格老人常常会把
“做人家点”挂在嘴边，动勿动或者看
不惯屋里厢小囡浪费，就来一句“侬
做人家点好伐”。

做人家往往被勿晓得上海生活
格朋友，误认为是上海人家小气格代
名。即使在外看上去是个“大户”，穿
得是山青水绿的，吃饭请客买单抢在
前面派头还蛮大，可是伊拉回到屋里
厢还是交关“做人家”格，一分洋钿掰
两半用。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财
的优点。他们主张自力更生，爷有娘
有勿如自有，家子婆有还要房门口守
一守，伊拉绝对是不会戆嗨嗨去掼么
用格派头。

做人，做把人家看，就是在外面要
有腔调，到了屋里就是要节约，做人家
大概就是迪格意思。看看现在格年轻
人吃饭动勿动就到饭店里去消费，买
衣裳鞋子化妆品动勿动就是几百元、
几千元甚至于几万元，买回来又勿穿
勿用，屋里厢摆了交交关，真是作孽。
明明屋里厢爷娘把饭菜烧好了，伊拉
就是勿肯回来吃，在外面耍派头。看
上去工资蛮高可是依拉格工资赚来还
勿够用，还要揩爷娘一眼眼格劳保钞
票。劝依拉“省点钞票将来成家要用
格，要学会做人家点”。

“阿拉是来拉做人家，穿名牌，请
朋友吃饭，就是为了做人家，侬让我

穿得破破烂烂，又不请人家朋友吃
饭，人家勿要被人家看不起格，侬晓
得伐，做人家，做人家就是做把人家
看格，勿然闲话面子还么了，侬讲对
伐？”想想现在格小囡讲的还有些道
理，过去为了做人家就是想节省为了
下一代，人人晓得格一句“冬天吃咸
菜，夏天吃瓜皮，难板难板咸菜炒肉
丝”，虽然讲的是物资匮乏东西少，但
是也可以想象上海人为了做人家的
那种生活态度。

现在勿晓得迪格“做人家”到底
哪能来解释。房子买的是越来越大，
既做给人家看了，又作为一种投资，
银行里的贷款什么时候能还清只有
自己知道，家里的车子是换得越来越
豪华，还是为了做人家平时大多数是
停在停车场，汽油费涨价涨得实在受
不了，电视机的尺寸也是越来越大，
真正看的时间不知道有多少。做人
家做得实在是太累了。

■刘翔 文

我的中学生涯就读于杨浦区安
图中学75届1班。

那天，得知第 11 版《新华字典》
出版发行的消息后，我立即赶到书店
购买了一本。抚摸着依然小巧的64
开本新版字典，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自

己在安图中学读书时使用的那本旧
版《新华字典》，翻开这本早已破旧
不堪的1971年6月修订后出版的第1
版《新华字典》，望着旧版扉页上自己
那稚嫩的笔迹“刘翔七五中一（1）安
中”，油然产生一种历史的凝重感。

那时正处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
革命时期，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
论”。因此，不像现在的中小学生有
多种字典等大小工具书可供选用。
因为没有选择，当时，一本《新华字
典》就是我们这代学生的唯一“标
配”。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教语文
的方良渊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对
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上课时规定我
们必须把《新华字典》端端正正地放
在课桌的左上方。遇到课文中的陌
生字和词语，不得举手提问，而是自

己先查《新华字典》。同时，他还在班
级中展开“看谁查得准、查得快”比
赛，极大地激发了全班同学使用《新
华字典》的兴趣，也使我们养成了勤
查字典的习惯。

由于我很喜欢语文课，因此我的
这本字典因使用率高，没多久封面和
内页就出现了破损，我也不好意思向
父母伸手要钱再去购买新的。于是，
我便找来一张牛皮纸，将字典的封面
包裹起来，做成了一个新的封面。然
后，再请班上一个擅长写美术字的同
学，用粗笔写上“新华字典”四个漂亮
的美术字，而破损的内页则用透明胶
带一一补好。这样，一本“新”的《新华
字典》就在我的手上“出版”了。

岁月荏苒。随着杨浦区学校布
局的调整，坐落在靖宇东路上的安图
中学因被撤并而不复存在。学校的
旧址成了焕然一新的上海理工大学
附小。可是，每当途径此地，我总会
情不自禁停下脚步，沉浸在对中学往
事的追忆之中。

■陈明松 文

剽悍的哈萨克族牧民最爱叼羊
活动。它是哈萨克族牧民所进行的
一项扣人心弦的马上游戏，而且是一

种力量和勇气的较量，马术和骑术的
比赛，一般都在节日期间举行。因
此，每当节日前夕，牧民们就要派出
代表，到各个毡房去张罗叼羊的事，
并进行选择地点、确定日期的工作。

叼羊这天，广大牧民，不论男女老
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喜气洋洋地来到
指定地点，习惯而自觉地站成一个大圈
围观。当地有句谚语：“摔跤见力气，叼
羊见勇气。”叼羊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

■郭树清 文

在那个特殊年代，《毛主席语录》
曾风靡一时。那时，无论在大街小
巷，还是偏辟乡村，随处可见。而这
些语录是需要有人抄写的。当年，我
被选中抄写毛主席语录，竟使我练出
了一手好字，也由此走上了写作的道
路，真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意。

那一年，我从学校毕业回乡务农，
正好乡里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热
潮，每个生产队都要挑选几个字写得
好的人抄写语录，我也被选中，我和队
里另一位青年，负责三个生产队的语
录抄写。于是，每天出工就拿着一支
毛笔和一桶红油漆，从生产队的社场
仓库，一直到各家各户的墙上进行书
写。就这样，一写就是近半年。

在墙上写语录，远比在纸上写的
难度大得多，不但要在凳子或梯子上
爬上爬下，还要悬空着书写，一天下
来，手酸腿痛，浑身难受。但社员们
上下工路过时总会停下来围着看，有

人夸字写得好那一刻，心里美滋滋
的，充满激动兴奋。

不久，我就参军到了海军部队，
被分配在军舰上，一次偶然的机会，
基地组织书法比赛，因有了几个月抄
写语录的功底，结果得了一等奖。消
息传来，得到领导赞扬，破例让我这
个新兵担任军人委员会宣传委员兼
报道组组长，负责舰上的黑板报和广
播报道。后来，由于舰艇经常出海，
一出海就是个把月。为了活跃海上
生活，在我的建议下，舰上办起了《锚
地简报》，不久又改名为《浪花报》。
这是一张用铁笔、钢板、腊纸刻写的
油印小报，平时一周一张，要是遇上
出海训练则是两天一张，稿源发动全
舰官兵一起动手写，我负责修改编
辑。小报开辟训练园地、小故事、一
事一议、诗歌等栏目，并配有插图，同
时还不断地向《解放军报》、《人民海
军报》等报刊或广播电台投稿。战士
的事迹陆续在报纸上刊登、电台播出
后，鼓舞了士气，增添了干劲。

40 多年过去了，当年抄写的语
录字体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而
曾经的书写让我仍在受益。

■郭光林 文

我的父亲郭鑫川。我对父亲
的印象是极其模糊的，在我七岁
那年，父亲因患疾病离开了我们。
但有一件小事，让我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

刚上小学那年，父亲已在家养
病了。我上小学的年代，正是十年
文革时期，我们那时还盛行“小小
班”这类课外组织，所谓“小小班”
即是住在附近的几个同学在一起做
做作业，相互交流交流。那时，作
业并不繁重，其实同学们在一起还
是玩耍的时间多一些。但老师还是
不放心我们这些孩子，时常会来居
民区“侦察”一番，了解我们的真实
情况。

那天，小学班主任张湘珠老师
突然来“侦察”了，我在同学口中得

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像只小兔子逃
回了家中，端出小板凳，装模做样
地端坐在门口做起了作业。张老师
正好路过我家门口，看见我在认真
做作业，马上对我进行了表扬。我
听了老师的赞扬，心里甜滋滋的，
还有几分得意。

想不到，父亲闻声走出家门，马
上揭穿了我，他对老师说：“刚才还
在外面白相，他在做样子给您看！”
被父亲揭发，我羞愧得恨不得钻入
地缝中去。想当年，心里多少有些
记恨父亲。但随着年岁增长，我终
于领悟，“做人要真，不要假”是父
亲对我最后的教育。

我的另一位亲人，我的大哥郭
光海。说实在，我对大哥的印象也
不是十分深刻，一则是因为，他高中
毕业就去了农场工作，到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才回沪。二则是因为我和

大哥都属于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所以交流就少了许多。可就在他
生命走向倒计时的三个月里，一
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
回忆。

2006 年 4 月 份 ，对 我 家 而 言 ，
是一个黑色的四月，大哥拿到了
肝癌晚期的医疗诊断书，得知这
个 噩 耗 ，我 感 觉 天 要 塌 下 来 般
难 受 。

大哥感到自己留在人世的时间
不多了，他要亲自到宝山吴淞地区去
办一件事情。我们兄弟几个不放心，
于是，我陪同他一起前往。当时，我
提出要坐出租车去，被大哥严词拒绝
了，大哥说：“这太浪费钱了！”等办完
事情，我再次要求打的回家，又一次
遭到了大哥的回绝。

无奈，我只能陪着大哥坐公交
车回家。上了公交车后，车厢内非
常拥挤，为了不伤害大哥自尊，我轻
声与乘客商量让个座位给大哥坐。
不料我的行为立即被大哥发觉了，
他阻止我说：“人不能太自私，人家

也很吃力，也要坐在座位上的。”就
这样大哥拖着病体，站了将近一个
小时，才下了车。

大 哥 确 实 是 个 很 好 的 人 ，即
使在如此的情况下，还是替别人
着想。

我 很 怀 旧 ，有 时 在 与 老 邻 居
或老同学交流时，时常有意识地
探问一下他们对我父亲和大哥的
印象，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你的
父 亲 和 大 哥 人 很 好 ！”在 近 期 的
一 次 聚 餐 时 ，我 的 一 位 小 学 同
学 ，也 是 我 家 的 旧 邻 居 ，他 谈 起
大哥便说：“侬大阿哥，我是很佩
服伊格！”

真诚，善良，是我父亲和大哥
的共同特点。其实，他们是非常
普通的人，也都是一名普通的中
国共产党党员。他们以自己的踏
实和善心，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
路，以人性的光辉，照亮了我前行
的道路。他 们 是 我 的 精 神 支 柱 ，
让我相信真诚善良终将战胜邪恶
虚假。


